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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认知语言学将转喻看成一种思维方式，本文借认知语言学的转喻理论，分析了替换译法背后的认知动因。结果表明（1）翻译过程中目标语与源语对应项之间存在转喻关系，这种关系表现目标语与源语之间的语义互指。（2）替换译法主要涉及整体与部分相互指代的转喻关系。（3）转喻做为替换译法选择的重要认知动因和认知机制对于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实务均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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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gnitive Approach to Studying the Metonymic Mechanism in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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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the point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metonymy is a way of thinking.This paper studied the metonymy mechanism behind the skill of replacement-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gnitive metonymy. Research shows that: (1) there is a kind of metonymic transformation which refers to the semantic transitions between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the source language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2) replacement-translation mainly involves Part for Whole metonymy and Whole for Part metonymy. (3) Metonymy is an important motivation and cognitive mechanism behind kinds of translation skills, and the research of translation theory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metonymy has a certain guiding significance in the studies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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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英汉翻译领域，翻译理论家、翻译研究者对翻译技巧的研究成果丰硕，但多集中于对翻译技巧的描写，鲜有分析这些技巧存在的依据，即不同的翻译技巧背后的认知动因是什么？采用相关翻译技巧的背后是否存统一的主观认知机制？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翻译思想或翻译方法往往能够体现译者的认知思维。Radden 和 Kövecses[7]认为语言本质上是转喻的，语言中转喻比隐喻更具有本原性。鉴于此，本文认为有必要从转喻这一语言本质角度来考察不同的翻译方法或技巧背后的认知机制，从而帮助教师在翻译教学过程中更有效地传授翻译技巧，同时也将有利于学生将其灵活有效地贯彻到翻译实践中去。

2 转喻与翻译

2.1认知转喻

认知语言学对转喻的定义以Lakoff 和 Johnson以及Panther 和Radden为代表。转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一种修辞手段，而且包含着更深层次的事物与事物之间内在意义上的关系，是人们思维和行为的方式，是一种从载体概念到目标概念的心理通达过程。在同一理想化认知模型（ICM）中，某一概念实体（即喻体）提供达到另一概念实体（即目标）的途径[4,6]。

卢卫中[2]认为与翻译相关的语言层面上的转喻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为语言转喻的翻译和翻译过程中形成的跨语言转喻。第二种是翻译过程中在目标语与源语对应项之间形成的语义上的转喻关系，可以称之为“翻译转喻”。前者的研究目的在于分析如何将源语中存在的语言转喻现象转换成目标语，而后者的研究目的则主要是为了阐明翻译过程中在目标语与源语对应项之间建立的认知关系。由此可见，在第一种研究中，转喻是翻译的目标和对象；而在第二种研究中，转喻是翻译的认知机制和手段。本文所论及的转喻是指认知语言学所提出的作为思维方式和认知工具的“认知转喻”或“概念转喻”，而非传统修辞学意义上作为装饰段的“修辞转喻”。

2.2 转喻与翻译

语言是人的认知与客观世界相互作用的结果，语言中存在的大量的转喻反映了人们对人类生活环境的普遍的思维模式。语言是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反映，是对某些抽象范畴进行概念化推理的工具。认知语言学视野中的转喻广泛地存在于词语、句子乃至言语行为等各个方面。转喻相对隐喻而言，更加具有本源性，即语言的本质是转喻的[5]。翻译作为一种将源语言文化传递到目的语语言文化中去的过程，需要充分理解源意，完整无误的表达源作所传递的信息，以此来完成传播文化的使命。从认知转喻的角度来看，这一翻译过程本质上就是一种语义的相互替代，其最根本的要求是译文应尽可能地对等源语信息，保留本体（即喻体所表达的含义）[1]。

增译、减译和替换是三种常用的翻译技巧，在翻译过程中，选择目标语与源语对应项的过程就是语义的转换，这种语义替换即为一种认知转喻关系，而非表层形式上的跨语言对比。鉴于以往的学者大多以研究诗歌、小说等文学文本的翻译为主。本文用非文学文本翻译做为研究对象，其语料均来自于本科翻译教材，并以其中替换这种典型的翻译技巧为例，借认知语言学的转喻理论来阐释翻译技巧背后的认知规律。

3 语言转换的转喻机制

替换翻译是指翻译过程中用目标语中语义相同的另一种语言形式或结构来翻译源语中的某一种语言形式或结构的翻译技巧。根据转喻的基本类型，替换翻译可以相应地分为两大类，即整体转指部分、部分转指整体以及部分转指部分分别构成的替换翻译。这里所说的“整体”和“部分”都是相对概念：前者指相对完整的概念，如作为整体的人、事物或范畴等；而后者则指附属于整体概念的局部概念，如人或事物的组成部分、构成要素、属性以及范畴成员和下位范畴等。相对于整体而言，其属性或组成部分构成一个矩阵域 (matrix domain)。在翻译过程中，根据不同语言的规约习惯，可以选用目标语的整体概念翻译源语的次域（subdomain）；或者反过来用目标语的次域翻译源语的整体概念。

3.1 整体转部分构成的替换翻译

    由于表达习惯的不同，对于同一个意义而言，在一种语言中可能用概括性的词语来表达，而在另一种语言中则可能用具体的词语来表达，由此，翻译过程中便形成了以概括义转指具体义或者以具体义转指概括义的语言转换。从认知语言学上来说，前一种转换属于整体转指部分的转喻类型，而后一种则属于部分转指整体的类型。翻译过程中，整体转指部分的跨语言转换存在多种变体形式，其中主要包括“矩阵域代次域”和“范畴代成员”两种类型。

3.1.1 矩阵域代次域构成的替换翻译

“矩阵域代次域”构成的跨语言转喻主要分为静态类和动态类两种类型。第一种是静态类的翻译转喻，如：

（1）He has a white jacket on. 他穿着一件白色的上衣。

（2）In order to survive, to feed, clothe and shelter himself and his children, man is engaged in a constant struggle with nature.为了生存，为了自己和子孙后代的衣食住行，人类和大自然不断进行斗争。

（3）他这个人年年举债，天天酒肉。He is in debt every year, nevertheless he is always indulging himself in eating and drinking.

例（1）中，“jacket” 在英语中一般指夹克，而译文则用“上衣”翻译原文“jacket”，上衣这一矩阵域包含夹克等次域，因此两者之间构成了“矩阵域代次域”的跨语言转喻关系。例（2）中，“to feed,clothe and shelter” 只包含了生活这个矩阵域的衣、食、住三个方面，而汉语“衣食住行” 实际上包括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两者属于矩阵域代次域的转喻用法。例（3）中，“eating and drinking” 做为矩阵域包含喝酒、吃肉等次域，不难看出，这也是矩阵域代次域的转喻翻译。

“矩阵域代替次域”还可以构成一种动态类转喻，这种转喻主要发生在事件及其程序或连续次事件（subevents）之间，或者发生在概括动词与具体动词之间。例如：

（4）Mother does laundry and cooks for us.母亲在家为我们洗衣煮饭。

（5）搀着你过桥。Help you across the bridge.

    例（4）中， “cook” 在原文中包括做饭所包含的一系列程序，可能包含煮饭、做汤等，翻译成中文后用“煮饭”来代替 “cook” ，这是一种“事件代部分程序”的转喻用法。在例（5）中，英语 “help” 表示帮助，所辖含义十分广泛，原文中的“搀”无疑是帮助的一种方式。因此用 “help” 翻译原文属于“事件代次事件”的转喻关系。

3.1.2 范畴转指成员构成的转喻关系

    在翻译过程中，目标语与源语对应项之间可以构成“范畴代成员”或“上位范畴代下位范畴”的转喻关系。例如：

（6）运动有益身心。 Exercise is good for health.

（7）伸手不见五指。 Too dark to see one’s hand in front of one’s face.

（8）她每天都为柴米油盐操心。 She has to worry about daily necessities every day.

在例（6）中，原文和译文均存在转喻用法，在原文中，用“身心”这两个身体部位转指身体，构成次域代矩阵域的转喻关系，而译文 “身心”翻译成 “health” 也是典型的“上位范畴代下位范畴”的转喻用法。例（7）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伸手不见五指是表达黑暗的俗语，如果直译，对这这表达不熟悉的外国读者则可能一头雾水。因此译文中用 “hand”代替下义词“五指”，这是一种典型的“上位范畴代下位范畴”的转喻关系。根据转喻理论，用后者转指前者，属于“上位范畴代下位范畴”的转喻用法。相对于“柴米油盐酱醋茶”而言，“生活必需品”是个上位范畴词，因此在例（8）中，译文 “daily necessities” 与原文“柴米油盐”之间构成了“上位范畴代下位范畴”的转喻关系。

3.2 部分转指整体构成的替换翻译

   上文 3.1小节讨论了翻译过程中整体转指部分构成的替换翻译，本小节则讨论方向相反的翻译过程，即由部分概念转指整体概念而构成的跨语言转喻关系。这种转喻关系主要分为两大类，即“次域代矩阵域”构成的转喻和“下位范畴代上位范畴”构成的转喻。

3.2.1 次域转指矩阵域构成的转喻关系

次域转指矩阵域构成的跨语言转喻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两个小类，即“次事件代事件”的转喻和“组成部分代事物”的转喻。第一类是“次事件代事件”构成的转喻，如：

   （9）你把她吓得哭起来了。She was scared to tears by you.

   （10）她去年刚过门。She got married last year.

   （11）Nanning is known for its folk song history,with many folk songs being hand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南宁因民歌而著称，民歌因南宁得以一代代传唱。

    例（9）中，从原文与译文的关系来看，“哭”做为一个事件矩阵域，包含“流眼泪”“流鼻涕”“发出抽泣声”等表现的次域，因此，译文中“流泪”来代替“哭”两者构成“次事件代事件”的转喻关系。例（10）中，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可知中国结婚礼俗繁多，含有放鞭炮、过（丈夫家）门等程序，用“过门”表示“结婚”涉及程序部分代整个程序的转喻。例（11）中 “handed down” 在原文中指民歌文化的“传承”这一矩阵域。而民歌文化中包含的次域有民歌唱法、乐器演奏等民歌文化呈现形式。译入与用“传唱”翻译“传承”体现了次域代替矩阵域关系。

    次域代替矩阵域还可以由组成部分代替事物构成,如：

   （12）头饰 hair ornaments / accessories

   （13） 她梳了梳头。She combed her hair.

   （14）Please fill up the car. 请把油箱加满。

在汉语“头饰”这一表达中，人们的视点在于头部这一大的范围；而在英语中，人们的视点则在于头饰佩戴的具体位置，即头发上。因此，例（12）用 “ornaments/accessories”翻译“头饰”，属于小范围转指大范围的转喻用法。例（13）中，头作为矩阵域包含头发、头皮等组织，梳头是中国人的习惯用法，而英语中无此说法，故用直接受事 “hair” 替代 “头”，是一种典型的次域代矩阵域的转喻。例（14）中，英语 “fill up the car” 是转喻用法，其中的喻体“car”转指喻标 “tank of the car”；就翻译而言，译文“油箱”与原文 “car”之间构成了“部件代工具”的转喻关系。

3.2.2下位范畴代上位范畴构成的转喻关系

    在翻译过程中，下位范畴转指上位范畴可以构成转喻关系。例如：

   （15）Positive characters are easy to be performed and while the negative ones difficult. 红脸好唱，白脸不好唱。

   （16）And after the earthquake a fire, but the Lord was not in the fire ;and after the fire a still small voice. 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

    例（15）中，上位范畴词 “to be performed” 为表演之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表演包含说学逗唱等下位范畴，因此，把 “to be performed” 翻译为“唱”体现了上位范畴指代下位范畴的转喻关系。英文中 “Lord” 含有上帝，贵族，领主的意义。在圣经中的“Lord”则专指耶和华。因此，例（16）中，“lord” 翻译成“耶和华”构成了下位范畴代上位范畴构成的转喻关系。

4 翻译转喻的实质及其研究价值

4.1 翻译转喻的实质

    上文的分析表明，替换等翻译技巧背后的确存在着一种转喻关系。这种关系是在翻译过程中实现的，有些是强制性的，而有些则是选择性的。对于替换翻译而言，目标语与源语对应项之间的转喻关系都是整体与部分之间相互转指的结果。卢卫中[3]将这种转指关系视为一种拓扑关系（topological relation），即：用目标语中等值（即语义相同）的语言形式（TLF）翻译源语语言形式（SLF）。通俗地说，就是可以用目标语中长度相同的一个圆形翻译源语中的一个方形，两者之间建立关联的依据是长度上的相同。由此，尽管表达形式变了，但形式所承载的所指义没有变。所以，翻译过程中目标语与源语对应项之间建立关联的认知机制是转喻，即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转指的语义上的转喻关系。

4.2 翻译转喻的研究价值

翻译理论研究者一直试图揭示、解释翻译过程的本质特征，即源语到目标语的转换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或者说，目标语语言单位与源语对应项之间是什么关系。现有的翻译教科书对替换、增译和减译等翻译技巧一般都有详尽的例解，但往往很少论及这些技巧背后的认知机制。

本文提从认知转喻的角度研究替换翻译，将目标语与源语对应项之间的关系界定为一种转指关系，准确地说，目标语语言单位与源语对应项之间是一种语义上的转喻关系，或者说转喻是源语向目标语转换的内在动因和认知机制，从而将翻译过程中目标语与源语之间的关系纳入了统一的解释框架。运用此框架可以解释翻译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跨语言转换关系，因而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价值。就翻译实践而言，本文提出的解释框架可以为译者提供翻译操作的理论依据，使译者的翻译活动变得更有章可循，从而对翻译实践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5 结语

本文所做的翻译方式的转喻研究属于认知翻译学这门新兴学科的研究范畴，是借认知语言学的转喻理论对翻译过程中目标语与源语对应项之间的关系进行阐释的一次有益尝试。本文得出的初步结论是：翻译过程中目标语与源语对应项之间存在转喻关系，这种关系表现目标语与源语之间的语义互指；替换译法主要涉及整体与部分相互指代的转喻关系；转喻做为替换译法选择的重要认知动因和认知机制对于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实务均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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